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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玩水”的考古者

小锄开挖、手铲刮面、记录详情、测
绘平剖面图、拍照遗迹、分拣各种出土标
本……发掘现场，考古工作人员使出各
自的看家本领，紧张有序地开展工作。
与探方的热闹场景不同，在发掘现场旁
的一棵大树下，考古工作人员张文家正
静静地观察着他面前5个盛着水的大桶。

“在大家的印象中，考古总与土‘打
交道’，但其实考古也离不开水。那个
是植物遗存浮选，利用水发现隐藏在土
里的秘密。”作为陵水内角遗址发掘的
现场负责人，黄超对遗址发掘现场情况
了如指掌。

黄超介绍，所谓植物遗存浮选，就是
利用水、土壤颗粒及植物遗存三者密度
不同的原理，使土壤中的种子、果实、根、
茎等炭化植物遗存浮出水面。首先要根
据不同地区土壤结构及所采土样干湿的
不同计量，研究需要的土样容积，采集的
土样被均匀撒入一定容量的水桶内，辅
以木棍轻轻搅动，待水面上出现黑色的
炭化植物遗存时，用筛网将其收集起来，
之后进入实验室进行分选、鉴定。

“这是海南考古史上首次系统性地
进行植物浮选。”黄超说，以往对英墩、
莲子湾、桥山三处遗址的发掘，因遗址
特点及埋藏环境的差异，植物遗存发现
较少。内角遗址植物遗存较为丰富，通
过浮选而获取的植物遗存，可以了解到
当时遗址附近有什么植物生长、人们吃
些什么、有什么样的动物共生等信息，
可以为研究海南农作物提供实物证明。

尘封数千年，为何还能分辨出其中
的植物遗存？原来，当植物经过火的

“洗礼”后，会脱水炭化，这种炭化作用
使得有机质的种子转变为能够长期保
存的无机质的炭化物质，其形态得以保
存，经过显微镜观察，这些植物遗存便
会显出它的真实面目。

一个遗址往往能采集成千上万袋
土样，分拣出种子再一粒粒夹到显微镜
下鉴定，在常人看来，这是一个漫长、重
复而又枯燥的过程。

但对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考古工
作人员来说，工作的过程，虽然重复，但
并不枯燥，还有点类似拆盲盒。“一捧捧
的土，看上去与平常无异，但即便是同
一探方内的土样，其中包含的物质也有
可能不同，虽然考古过程采用的方法相
同，但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出现在显微
镜内的会是什么，这就是考古的魅力所
在。”

一本随身携带的日记本

行走在内角遗址发掘现场，你会发
现，虽然每位考古工作者所使用的考古
工具不尽相同，但人手一本红色日记
本。

“只要开始考古工作，日记本就一
定在我们身旁。要说谁记得时间最久，
应该要数‘蒋哥’。”考古工作人员徐永
飞口中的“蒋哥”，全名蒋新荣，1999年
就开始考古工作的他，是这支考古队中
从事考古工作时间最长的人。

翻阅蒋新荣的日记本，详细记录着
每天的工作内容，最少只有一行字：遗
址发掘现场需拍照，发掘工作今日暂
停；最多的则是2021年1月18日，上
面详细记录了当天的考古工作，在日记
的最后，还写有几个问题：较多花岗岩
石块夹杂，石块不大，石块起什么作用
呢？石块周边的陶片有什么特点？石
块与石块之间间距有什么规律吗？

“不少人说，‘考古考古，就是挖
土’，但在考古工作中，需要思考的地方
很多。”蒋新荣说，发掘过程中，考古者
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最常见的
是遗迹现象相互叠压打破、被破坏的现
象，而这也是考古过程中最重要的，因
为它能从地层上客观地说明遗迹的早
晚关系，要弄清这些，需要考古人员反
复观察、推敲、探讨，寻找答案之路并非
一帆风顺。

因此，遇到一些一时无法解答的问
题，考古工作人员都会用日记本先记录下
来，后期随着对遗址现场的进一步发掘，
越来越多有关答案的线索会慢慢浮出。

不间断地写日记，仅仅是记录疑惑
点？显然，日记本的作用不限于此。

在蒋新荣看来，每一处古遗迹都是
唯一而不可再生的，这就意味着发掘工
作只有一次机会，只有对发掘过程中的
每一步都做好如实的记录，才能为日后
的研究打好基础。

“考古并非仅仅是对遗址的发掘，
发掘过后的研究工作同样重要。”
蒋新荣说，考古工地结束后，
更加艰巨而精细的修复、研
究工作转入了室内，大量破
碎的陶片清洗、拼接、复原、
绘图、扫描，各种标本的检
测、分析、统计，每一份记
录的研究、分析、筛查，整
个遗址相关文献、考古资
料的梳理、分析、比较
……最终成文，公布
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后，最终，才有展示在
博物馆内的文物。

一处挖掘不尽
的宝藏

采访临近中午，炽热
的阳光洒在发掘现场，早

上的考古工作已到结束阶段，考古工作
人员一边进行收尾工作，一边开始了聊
天。

“陵水天气真好，有太阳，暖和，好
多在北方进行考古的专家，为了不对考
古工作造成影响，下雪天还得裸露着手
工作。”“你可别忘了，那年我们在三亚
发掘可差点被晒脱层皮。”黄超这句话
一出，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这件引发大家讨论的考古发掘工
作，发生在2017年7月，当时黄超和队
员们在三亚的一处遗址进行抢救性发
掘。“那处遗址在一个农户家旁，他们着
急盖房子，我们担心这种人为活动会给
遗址发掘造成干扰，跟时间‘赛跑’。”黄
超说。

7月，正值酷暑，考古人员不仅没
有休息时间，还要忍受烈日曝晒。蒋新
荣对此印象深刻，“只记得我们的衣服
一直是湿的，黏糊糊地贴在身上，整个
人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但手上的工
作不能停，只能趁中午吃饭的间隙赶紧
换身衣服，回到发掘现场继续工作。就
这样，我们把原本需要的三个月的发掘
时间，缩短至一个半月。”

“不过，与过去相比，我们现在的考
古工作已经方便了很多。”黄超介绍，过
去没有无人机航拍时，队员们为了获取
一张遗址全貌照片，就必须爬上紧邻的
山头或者找来梯子登高，照片效果还是
不够全面清晰，这为后期资料的储存和
调查分析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现如
今，有了无人机，不但有了全貌的照片，
还可以生成三维动态图，放大后就连细
节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高科技手段
为现代考古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谈及考古的感受，他们都说，苦中
带甜。

“不论在哪个考古工地，接触最多的
就是请来帮助发掘的当地人。与他们打
交道久了，总有善良、淳朴的老乡送来自
家的土特产。”考古工作人员杨彬说，“在
海南，最多的是芒果、西瓜等水果。乡亲
种的西瓜，是真的甜。”聊起西瓜，在场的
考古工作人员都笑了起来。

“考古是一生的事业，其中有无穷
无尽的宝藏。”黄超感慨道。对这群考
古工作者来说，考古不是挖宝也是挖

“宝”，出土的石块、破碎的陶片，甚至我
们眼中平平无奇的泥土对他们来说都
是无价之宝。寻着它们的踪迹，考古人
得以在古今的时空隧道中穿梭，发掘湮
没的遗存，揭示尘封的历史，叩问脚下
的厚土，仰望文明的星辰，而这条探索
之路，仍在不间歇的持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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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人员用手铲清理陶片。

考古工作人员在发掘现
场进行绘图。

一锹一铲，叩问
大地缄默；一担一篮，
剥除历史尘封。提起
考古，很多人总把它
与探险放在一起——
沉睡千百年的遗址，
价值连城的文物，层
出不穷的机关………
考古人的生活充满了
刺激与挑战。1月18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黄超博
士的带领下，海南日
报记者走进位于陵水
黎族自治县黎安镇岭
仔村正在发掘中的陵
水内角遗址，一探考
古人的真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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